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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帆

〔提   要〕基于优势理论的美国霸权战略，其实质是为了美国优势的

谋取、维持和延续。美国的优势战略立足于其在军事、科技和制度等领

域不容挑战的领先地位，进而形成排他性的独特权力。美国通过主导国

际秩序、运用联盟力量、利用离岸平衡术的借力打力、制造和利用危机

以及充分运用软实力等手段来达到维持和延续霸权的目的。美国基于优

势的霸权战略有其局限性：“离岸平衡”战略将最终导致美国主导权丧

失与联盟解体，甚至促成反美霸权合作力量的形成；目标分散与战略失

衡问题将导致美国无法集中战略资源；构成美国战略优势根源的地缘、

生产、金融、信息与军事等众多要素正在不断流失。这些局限使美国基

于优势理论的霸权战略难以长久维持，导致美国不断调整其对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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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反复提出“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交往，这一表

述与美国长期以来基于优势理念的霸权逻辑密切相关。美国霸权战略是基于

其在核心或关键领域的优势而确立和维持的。为了达到延续霸权的目标，美

国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和策略维持全方位的优势地位和影响。深入分析美国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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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逻辑及其优势理念，加强对美国维持和谋求优势具体措施的认识，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美国霸权战略中的优势理念及核心优势支柱

优势就是一国具有别国所不具有的独有能力。美国战略的“优势论”从

思想渊源上来说，来自于美国文化中的种族优越论，与“美国例外论”、“美

国特权”和“美国优先”相关。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随着美国经济优势

地位的崛起，“优势论”成为美国霸权战略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经济成就

是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完成霸权转移的重要基础。二战后，美国人口占世

界的 6.3%，但却拥有世界 50% 的财富，在此背景下，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认为，必须“设计一种在不危及我们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允许我

们保持这种差距的关系模式”。[1] 由此，保持、扩大美国在经济优势基础上

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成为二战后美国霸权战略的主轴。梅尔文·莱弗勒

（Melvyn P. Leffler）认为，美国二战后滑向冷战的主导思想便是优势战略。

通过遏制共产主义的传播和苏联的扩张，美国官员希望能永久保持美国的优

势地位。杜鲁门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指出，“美国和苏联正在进行

一场争夺优势力量的斗争……寻求低于优势地位的力量将是选择失败。优势

力量必须是美国政策的目标”。[2]

自二战末期以来，随着实力的增长，美国能够扩大其影响力并对国际体

系做出重新安排，因而逐渐形成了一个维持“首要地位”（或称“领导地位”）

的大战略。该战略有四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军事上保持优势；安抚和遏制盟国；

将其他国家纳入美国设计的制度和市场；抑制核武器的扩散。这一过程产生

[1]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Review of Current Trends of U.S. Foreign Policy -- Report by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February 
24, 1948,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8v01p2/d4.

[2]　Melvy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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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精英，他们的思维惯性导致追求至高无上战略的延续，

只有在足够大的冲击动摇对现状的认识才能变化。[1] 基于优势理念，美国从

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待其权力是否衰落。罗伯特·阿特 (Robert J. Art) 认

为，国际环境中有一个特点会严重地影响到美国的大战略，即美国相对其他

大国的权力急剧下降。它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出现一个全球挑战者或者势均

力敌的竞争者；美国经济力量崩溃；美国失去其技术竞争的优势地位；以及

出现全球范围内的反美大联盟或者几个地区范围内的反美同盟。[2]史蒂芬·沃

尔特（Stephen M. Walt）指出，“美国大战略的中心目标应当是尽可能长时

间地保持自身的首要地位”，“他们更喜欢身为不可或缺的力量所带来的无

限风光和优势角色，他们一直不愿放弃无从挑战的首要地位”。[3] 美国维持

帝国地位是出于三个强大的动机：荣誉、恐惧和利益。[4] 这其中就包含独一

无二的霸权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优势能力。

美国认为只有拥有优势才能确保霸权。作为当今体系的霸权国，霸权护

持与彰显本身即构成了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部分。霸权的前提是美国须在所

有核心关键领域和地区保持绝对优势；如果绝对优势地位受到威胁或与挑战

国差距缩小了，美国必然会全力压制挑战国以维护其原有不可替代之地位。

美国优势战略的核心保障是军事实力的一超独霸，核心基础是科技领域的高

维领先，重要依托是国际规制的主导权。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军费开支总额占世界第一，

在全球拥有8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显示，

美国 2021 年军费开支达 8010 亿美元，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美国军费总

[1]　Patrick Porter, “Why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Has Not Changed: Power, Habit, and the 
U.S.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2, No.4, 2018, pp.9-19.

[2]　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2 页。

[3]　Stephen M. Walt, “America Is Too Scared of the Multipolar World,” March 7,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3/07/america-is-too-scared-of-the-multipolar-world/.

[4]　劳伦斯·弗里德曼：《战略：一部历史》，王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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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连续多年高居全球第一，相当于其后 9 个国家的军费开支的总和。[1] 美国

与代表世界人口约 25% 的多个国家签有防御协议 [2]，并在 80个国家和地区拥

有军事基地 [3]。美国的特种部队部署在全球 140 多个国家。[4] 美国还于 2019

年 12 月建立了所谓“天军”，其终极目标是在 24 小时内对全球范围内的任

何威胁做出反应 [5]。所有这一切，使美国在军事实力上形成了碾压式的优势，

也为美国以各种名义不断发动针对中小国家的局部战争提供了基本保障。

美国的全球战略优势是建立在科技尤其是高科技优势基础之上的。科技

是核心竞争力，也是军事实力的关键所在。美国格外强调科技在市场和军事

方面的转化能力，并寻求和维持这些优势以保证其国家利益以及在国际上的

主导地位。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把众多资源用在一个看起来不切实际的登

月计划上，其目标在于确保美国在每一次科技新浪潮中领先，并通过探索太

空来推进下一波科技研发，继续追求科技领先的国家目标 [6]。对科技领先的

追求贯穿于战后美国各届政府的政策中并延续至今。美国认为维护、利用和

发挥好仅有的技术优势，就必须在高科技领域毫不留情打压任何竞争对手，

在技术层面严控对手的发展成为其短中期的重点。2022 年 3 月 28 日，美国

[1]　Nan Tian, et al.,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21,” https://www.sipri.org/
publications/2022/sipri-fact-sheets/trends-world-military-expenditure-2021; Alexandra Marksteiner, 
Diego Lopes da Silva and Nan Tian,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20,” https://www.sipri.
org/publications/2021/sipri-fact-sheets/trends-world-military-expenditure-2020. 

[2]　Adam Taylor, “Map: The U.S. is bound by treaties to defend a quarter of humanity,” May 
30,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5/05/30/map-the-u-s-is-bound-
by-treaties-to-defend-a-quarter-of-humanity/. 

[3]　Doug Bandow, “750 Bases in 80 Countries Is Too Many for Any Nation: Time for the US 
to Bring Its Troops Home,” RBN, October 4, 2021, https://republicbroadcasting.org/news/750-bases-
in-80-countries-is-too-many-for-any-nation-time-for-the-us-to-bring-its-troops-home/. 

[4]　Nick Turse, “Will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hine Light On Shadowy Special Ops 
Programs?,” The Intercept, March 20, 2021, https://theintercept.com/2021/03/20/joe-biden-special-
operations-forces/.

[5]　George Dvorsky, “Space Force Wants to Launch Satellites Faster Than Anyone Has Ever 
Attempted,” Gizmodo, November 11, 2022, https://gizmodo.com/space-force-rapid-launch-victus-
nox-tacrs-1849773369.

[6]　王嘉陵：《决策思维》，东方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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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以68票赞成、28票反对，表决通过了参议院版本的《美国竞争法案》，

其标榜的目标是增强美国在关键技术、产业等领域的竞争力，实质是以中国

为假想敌，在中国科技力量崛起之时，强行打压中国的发展势头。[1] 美国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2022 年 9 月在全球新兴技术峰会上支持这一观点。他

解释说：“我们需要检讨过去长期奉行的在某些关键技术上对竞争对手维持

‘相对领先’的做法，过去我们认为保持一定代差就可以。这种做法在今天

新的战略环境下需要修正，在某些基础技术领域，比如先进逻辑和存储芯片，

我们要维持最大可能的领先优势。”[2]2023 年 4 月，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

演讲时强调，“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半导体、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

等，政府并没有要一刀切。但在最先进的半导体、存储芯片技术上，美国不

会允许将某些类别的技术出售给中国，因为美国将其视为国家安全。美国要

保持对每个国家的技术领先地位，成为世界领先的技术创新强国，在这一点

上美国不会感到任何歉意。”[3]总体看，科技优势不仅是美国自身实力的关键，

还是其保持竞争优势的基础。

制度霸权是美国确保自身优势地位的关键途径，其核心是通过规范、规

则、制度、话语权和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来达到美国对外战略的目标。与以

往的霸权国不同，通过规制和制度来维持自身优势是美国二战后的独有战略。

相较而言，苏联只是在区域阵营内部进行管理，而美国则在全球范围内制定

[1]　陈建奇：《“2022 年美国竞争法案”以竞争之名行霸权之实》，新华网，2022 年 5

月 24 日，http://news.cn/sikepro/20220524/9c99d767fb9c4153a3685ae3833b0680/c.html。

[2]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at the 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 Global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mmit,” September 16, 2022, https://
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9/16/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
advisor-jake-sullivan-at-the-special-competitive-studies-project-global-emerging-technologies-
summit/. 

[3]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pril 27, 2023, https://www.
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4/27/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
jake-sullivan-on-renewing-american-economic-leadership-at-the-brookings-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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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规则，谋取了经济金融等优势。某种程度上，制度霸权

可以视为美国软实力的一部分。一个国家软权力的来源可以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文化的普世性；二是设置一系列有利于自身且能够主导国际活动领域的

规则和制度。[1] 正如贝特兰·巴蒂（Bertrand Badie）和玛丽·克洛德·斯

穆茨（Marie Claude Smouts）所言：“现在，实力的定义是在国际竞争中一

个或数个领域中，控制规则的能力。”[2]

规则制定是战略能力的重要一环，在国际机制的规则制定上发挥更大作

用，不仅有助于自身利益的追求，也有助于增进他国对本国的理解和认同，

形成更加有利的互助合作模式。美国帮助建立的国际机构不仅影响了其他国

家追求利益的方式，而且影响了他们界定自身利益和理解自身行为的方式。[3]

美国所拥有的制度霸权是前未所有的。从布雷顿森林体制到雅尔塔体制，

从世界银行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到联合国下设的一些机构，这些机制使

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支配地位得以制度化，从而强化了一种令其地位可以持

续存在的框架。[4] 国际制度本身具有“锁定”和“限制”效应。美国通过其

建立的西方秩序增加了潜在对手的竞争成本。

二、美国维持和谋求优势的对外战略举措

基于优势理念的霸权逻辑，美国认为要保持优势无以匹敌，才能压制任

何对手，才能使霸权真正长久。为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在对外战略中

通常采取以下举措维持和谋取优势。

[1]　约瑟夫·S·奈：《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刘华译，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8 页。

[2]　帕斯卡尔·博尼法斯：《透析分解当代世界》，许铁兵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 62 页。

[3]　约瑟夫·S·奈：《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第 161 页。

[4]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等译，新华

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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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导建立国际秩序，利用国际制度打压对手

从历史上看，美国大国地位的形成与发展与其在国际秩序中的规则制定

和控制能力密切相关。二战后美国主要依据两大支柱来控制霸权：其一是安

全领域的联合国，其二是经济领域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

易组织。制度霸权区别于以往靠枪炮打开世界的“炮艇外交”，它依靠的是

软性手段，更具有渗透性和持续性。美国霸权表现为由其主导培育的一系列

国际合作及其相关机制。

自 1940 年代末以来，美国的优势战略的关键要素包括：创造和维持美国

领导下的世界秩序，而这一秩序建立在“美国卓越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

和美式价值观之上”；通过阻止欧洲和东亚的竞争性大国的出现，从而最大

化美国对国际体系的控制；将维护经济相互依赖作为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

这一战略的逻辑是：促成全球体系中处于“生产核心区”“技术核心区”“资

源核心区”的重要国家与美国之间形成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并以此作为

该战略瞄定的首要利益；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或实力的非主导性力量的出现被

视为美国主导的相互依赖体系的威胁。[1] 在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关系中，会形

成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奖惩逻辑，进而促成追随偏好并打压挑战

的前景，最终有助于美国巩固霸权地位并向体系长期征收霸权红利。当前，

拜登政府正在实行一套“非对称”的竞争战略，即采取各种措施“削弱”中

国的实力（限制中国将实力转化为地区及全球秩序的影响能力），并“打造”

美国的实力（“强化”美国秩序的各个基本要素——特别是联盟关系、生产

能力、金融实力、军事实力、技术领导力、在全球机构中的作用以及对信息

流的影响力）。[2]

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深刻演变以及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中美两国在

[1]　Christopher Layne, “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 America’s Future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1, 1997, pp. 88-97.

[2]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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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领域的竞争也逐渐显现。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有选择性的“退群”

来以较低的成本维持美国制度霸权，拜登政府则致力于构建排他性的多边组

织阻止中间国家采取对冲战略，但无论是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单边主义，还是

奥巴马和拜登政府的排他性多边主义，其目的都是借助国际制度制衡中国，

维护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维护美国制度霸权的逻辑从未发生改变。[1]

（二）联盟战略，充分利用盟伴的力量

联盟战略的实质是让盟国或准盟国承担更多责任，而由美国发挥整合、

主导和凝聚作用。战略联盟的思想贯穿于美国霸权战略的始终，美国绝不将

自身置于孤立无援的地步，即使要成就霸业，也拉拢盟友的帮持，绝对不搞

单打独斗。 

整体而言，二战后的美国一直是强强联手，这充分体现了美国优势战略

思想。美国在1947年发起“马歇尔计划”，并于1949年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强强联手的目的在于通过联盟的强大使抗衡美国联盟的成本加大，而且无法

形成有效的对抗力量。美国通过制造敌人，继而一拉一打，形成了力量优势。

总之，美国通过联盟制造分裂，凝聚盟友，同时以阵营的方式维持美国的主

导地位，既减少了成本，又维持了其优势地位。美国与其盟国的战略交易带

有明显的利己性特征，比如“马歇尔计划”绝非经济援助那样简单，至少有

多重战略目的，从凯南的设计初衷就可以得到证实。对欧援助是为美国战略

大目标服务的，通过援助扶植盟友，培育市场，让他们成为美国的强大帮手。

联盟战略遵循强强联手的思路，联盟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持美国在国家间

力量对比的绝对优势。维持优势需要巨大的成本代价，联盟战略可以实现成

本分担。由于美国是主导国，联盟的力量可以较大程度为美国所用，美国可

以将盟国的力量捆绑在其战车上。一方面形成美国所能主导力量的优势，另

一方面尽可能减少美国的成本过度流失，避免美国为盟国的利益买单。扩大

[1]　凌胜利、王彦飞：《中美国际制度策略取向比较——基于议题领导权视角的分析》，

《国际展望》2021 年第 5期，第 67-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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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减少成本都是保持美国领先地位和维持霸权可持续的基本需求。

联盟战略的前提也是建立于美国优势主导的基础之上的。对于盟国，美国以

保护为名，行主导控制之实。美国对其盟国都保持优势地位，保持不平等性。

美国之所以热衷于联盟，是因为美国能够主导联盟进程，能够使联盟为美国

的优势地位服务。倘若美国无法主导联盟，而出现所谓平等或对等的局面，

美国对于联盟的投入必然大打折扣。美国力图通过对盟国的控制保持其对于

盟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并借美国的主导地位巧取豪夺，进一步

扩大和维持优势。美国将台湾地区视为“准盟友”，通过一系列手段，实现

包括台湾核心企业和军事力量的美国化，比如将台积电变成为美积电就是明

证。显然，当前美国联盟战略的实质仍是让盟国和伙伴承担更多责任，并由

美国发挥整合、主导和凝聚的作用，以维护美国的优势地位。

（三）离岸平衡、借力打力

离岸平衡战略的关键法则在于避免成为冲突直接当事方，而是当旁观者，

时机成熟再成为促裁者以坐收渔人之利。美国充分利用了大国战略冲突，把

握了战略机遇。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其离岸平衡的做

法。史蒂芬·沃尔特和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等学者认为，

美国最根本的大战略目标是确保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尽快摆脱冷战期间在

欧亚大陆承担的国际承诺和义务，在没有美国干预的条件下，东亚、欧洲和

中东等区域内大国自动形成权力均衡，防止出现区域霸权。只有当欧亚大陆

再次出现区域内国家无法制衡的大国，美国才有必要干预。一旦制衡目标达到，

美国就应退出该地区。这一战略可使美国处于其他区域大国需要倚重但又不

会畏惧的有利地位，在提升美国安全的同时大量节省美国的经济军事资源和

政治资本。正如沃尔特指出的，离岸平衡手最大的成功在于让别人应对麻烦

问题，而不是急于将负担揽到自己身上。[1]

[1]　赵明昊：《迈向“战略克制”?》，《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3期，第150页；吴志成、

王亚琪：《国际战略研究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10 期，

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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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还体现在借力打力上，即有效利用他国间的权力斗

争发展壮大自己。美国实力上升期就利用矛盾，衰落期就制造矛盾。美国在

面对中国实力飞速上升而自身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不断在中国周边尤其

是东亚强化或制造危机的做法则是明证。同时，还有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

以盟国来牵制对手国，比如以日、澳制华。

（四）利用或制造危机

利用危机是美国对外优势战略的手段之一。基于优势论的设计，美国在

竞争与热点冲突中需要居于主导地位，以主导和控制热点问题的解决过程。

美国并不排斥危机，也无意根本性解决危机，关键是利用危机使其为美国所用。

对于美国而言，有些冲突是需要制造并保留的，利用冲突比解决冲突更重要。

显然，使别国长期陷入难以解决的危机，美国就能够具有安全上的主动权和

优先权。美国的目的就是将局部争端置于掌控之中，而使自身不会卷入一场

系统性战争。只要将危机排斥在美国本土之外，美国就乐于利用和制造危机。

历史上，美国多次利用危机，并把危机变成美国的机遇。二战后，在希土危机中，

美国推出杜鲁门主义，加速了霸权转移的进程。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又强化

了在亚洲的存在。在印支战争中，美国又利用对法国军事援助之机，介入东

南亚事务，一方面以遏制中国为借口，另一方面将势力范围扩大到法国的势

力范围之内。在随后的中东战争中，美国也是如法炮制。通过一系列危机的

利用，美国成功地扩张了地盘和全球影响力，不断强化了霸权地位。

美国的地区战略时常体现出其利用危机维持霸权。在所谓“旧金山和约”

中，就有意留下有关领土等历史遗留问题，为后来东亚国家间的矛盾和危机

埋下种子，而美国坐收危机红利。在危机中，美国一方面充当救火队员，抑

制热点，另一方面又在利用热点煽风浇油，比如作为第一大军火推销商出售

军火。

美国利用危机一方面可以推进其既定战略，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实力总体

下降的情况下利用危机确保其优势地位。在实力和影响力下降的大趋势下，

美国面临战略上总体收缩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迅速地全面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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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会以进为退，在局部地区甚至呈现咄咄逼人之势。美国承袭当年大英帝

国殖民撤退时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方式，通过分化而制造动荡，搞乱地区关系，

以当地人打当地人，形成有利于美国的制衡。从根本上说，美国是利用可控

的危机来形成其优势主导的影响力。美国战略学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强调要突破羁绊，创造性地利用冲突的不确定性。当危机演变成

局部冲突时，不确定性会随之增强，进而发展成为全面战争，“逐步”失控。

让“局势多少有点失控”是完全值得的。[1]

美国在竞争与热点冲突中需要居于主导地位，美国的战略模糊具有多义

性、可变性。模糊是为了保持更多选项，是为了在合适的时候谋取到有利的

优势结果。比如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一方面美国表示不选边站，另一方面

又说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美国的地区战略并不是立足于解决危机，

而是利用危机，甚至是延长危机。无论是中东、中亚还是东北亚均是如此。

（五）注重软实力，占据道义制高点

为了维护美国的优势，除了军事经济等硬实力之外，美国还特别注意道

义和价值观的推广，通过抢占道义高地，展现美国的道义形象，形成软实力

的优势地位。美国的全球声望在 20 世纪两次达到顶峰。第一次是一战刚刚结

束时，第二次则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理想主义在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

中得到体现，该计划与欧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国际

政治的参与者们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在一战中的强大军事干预，和在民族自

决新原则指导下重新划分欧洲版图的过程中发挥的突出作用，标志着一个具

有独特思想和物质吸引力的强国已经屹立于国际舞台上。[2] 艾森豪威尔政府

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就认定，东西冲突是一个道

德议题，极力避免与苏联就任何问题谈判，除非态势发生重大转变——与英

国长久以来的观点迥然不同。[3]阿萨德·拉蒂夫（Asad-ul Iqbal Latif)认为，

[1]　劳伦斯·弗里德曼：《战略：一部历史》，第 217 页。

[2]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第 41 页。

[3]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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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对外战略中立足通过两个实力根基以保住其地位：正统性和必然性。

美国通过构筑其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所具备的吸引力——让其在国际上具

备了正统性。[1]冷战期间，西方将“人权”“自由”等观念影响引入中欧和东欧，

对苏联采取意识形态攻势。冷战结束时，美国和西方世界将自己与人类尊严、

自由和繁荣等原则联系在一起，[2] 俨然成为人类崇高价值的“保护者”。 

三、美国优势战略的局限性

美国作为霸权国有其先天优势，但也有软肋。第一，“离岸平衡”战略

将最终导致其主导权丧失与联盟解体，甚至促成反美霸权合作力量的形成。

第二，目标分散与战略失衡问题将导致美国无法集中战略资源。美国作为实

施全球战略的大国，始终面临战略重点与目标多元的平衡难题。全球范围的

各类危机与战略重点的持续投入将不得不分散其战略资源，从而出现成本大

于收益的霸权难题。第三，构成美国战略优势根源的地缘、生产、金融、信

息与军事等众多要素正在不断流失。

（一）离岸平衡下的众怨所归

美国的霸权战略建立在优势的基础之上，而美国的优势则是建立在别国

永远处于劣势的前提之下，为此，美国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削弱任何它所认定

的挑战国家，这在现实中是不符合多数国家发展利益的。这就形成了美国霸

权优势战略的悖论。霸权需要维持优势，而维持其优势的手段却是损害他国

利益。从长期看，这必然对他国的战略自主和发展空间造成极大的伤害，也

必然引发多数国家的反对。因此，美国哲学家乔姆斯基强调，“美国的许多

优势来自于可怕的历史罪行”[3]，这种以盟友“为柴取暖”的优势是难以长

[1]　阿萨德·拉蒂夫：《美国实力的吸引力》，《海峡时报》2011年 11月 9日，第31版。

[2]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第 9页。

[3]　《美国哲学家乔姆斯基接受 < 环球时报 > 专访：让中国停滞和服从？美国想法多么

愚蠢》，环球网，2023 年 6 月 7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DChyLvgY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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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维系的。一旦对盟友利益的伤害超出了其容忍度，美国就可能面临西罗马

帝国晚期“众怨所归”的命运。

美国所仰赖的地区均势本质上是“离岸平衡”+“推卸责任”，通过在

幕后制造危机，拉拢地区盟友与潜在的战略敌手进行对抗。看似是美国为地

区盟友提供了安全，其实这种地区安全问题本身就是美国制造的，而盟友却

成为冲突时首当其冲并为其火中取栗的战略抓手。因此，不论在地区盟友还

是战略对手眼里，美国的这种算盘其实并不高明。盟友之所以愿意表面臣服

于美国，主要原因在于，如果不配合或者假装笃信这种罗马式的和平恩赐，

就会被划为美国需要“改造”的敌人行列。这也使得美国不仅要时刻提防地

区性大国的崛起，也要时刻警惕同盟内部的反对。因此，这种优势战略因长

期成本居高不下而难以为继。美国优势战略是建立在实力优势基础之上的，

当美国处于衰落走势时，它只能全力打压其所认为的挑战者。然而，所引发

的问题在于，美国打压挑战者不仅使对手实力受损，美国自身实力也会受损，

因此维持优势和由此导致的实力衰落成了美国难以破解的难题。

（二）平衡性问题的持久干扰

当前美国对外战略面临着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复杂的国内外情势。

美国在决策时始终面临着东西两线战略的平衡、盟友内部的平衡以及国内政

治与社会的平衡性三个具体难题，这些难题不可避免地受到更大范围的、具

有整体效应的一系列事件的影响。

第一，东西两线战略平衡主要指美国既因战略承诺可信性问题而在亚欧

大陆西部不断向乌克兰输血，同时也要在亚欧大陆东部全力遏制中国的崛起。

美国实施以中国作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的“印太战略”，这是其战略重点，

但受乌克兰危机、美俄矛盾升级等各种干扰，美国如果以俄罗斯为战略目标

做出战略性调整，其“印太战略”就会削弱。虽然美国官方多次强调，美国

不会为乌克兰危机而转移战略重点，然而，美国还需要应对来自世界各国的

各种挑战。从长期来讲，战略资源的分散将导致美国无法凝心聚力解决任何

一个地区问题，从而损害其战略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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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国全球同盟体系并非铁板一块。维系军事同盟的根本因素在于

共同的威胁感知。但由于中国始终奉行“结伴不结盟”以及“亲诚惠容”的

周边外交政策，包括美国军事盟友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周边国家并未感受到

来自中国的明显威胁。美国若要强行绑架其盟国出钱出力为自己的霸权“买

单抬轿”，必然会引发同盟内部的不满与分歧。在当前中美矛盾虽在加剧但

仍然总体可控的前提下，一些美国盟友更愿意选择“模糊战术”在中美之间

赢得好处，一旦中美之间战略冲突风险急剧上升，多数国家都会采取规避风

险的政策。

第三，美国国内问题的持续牵制。美国是一个高度复杂且多元的社会体

系。其多元社会整合成本愈发高昂，不仅导致决策难度大，更使得执行过程

阻力重重。美国面临着因国内政治分化、移民问题带来的人口构成变化、产

业链转移带来的失业、发展不平衡导致的贫富分化而带来政治上的潜在危机，

近年来这些矛盾持续加剧。同时，在国内政党纷争以及军工复合体的综合影

响下，美国易于导致其夸大战略对手，且在知觉警觉的敏感度问题上阈值降低。

目前美国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任何举措都持高度敏感和竞争心态。所有这

一切，都可能使美国以优势为基础的霸权战略面临巨大的压力和阻力。

为了确保其战略优势，美国经常把自己的国家利益界定过宽，把威胁界

定过多、过于严重，在战略上过度扩张都是这个国家非常容易出现的现象。[1]

当前，美国综合实力在下降，力量被中俄以及其他地区热点问题所牵制。美

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力量相对下降，但外部威胁上升，无形对手增多，非传

统威胁仍然存在，亟需防范地理范围广泛、应对不暇的多元威胁。美国还存

在卷入多重战争风险的可能性。美国始终需要解决其战略分散化与集中化的

矛盾。

（三）技术领先优势正在不断丧失

国内既得利益集团打压和拒绝新技术会导致原有强国的技术优势逐步丧

[1]　周建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逻辑：遏制战略解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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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历史上，新的科技革命会快速拉大国家间的权力位差，进而催生出一个

时代的新强国。但随着新技术在新强国的广泛应用，就会出现与之相伴相生

的产业和利益集团。在一种技术产业的后期，面对庞大的前期沉没成本与资

源投入，利益集团并不鼓励创新，而更倾向于通过垄断性地位获取稳定收益。

为了维护相关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他们甚至会影响国家对新兴科技与产业

的战略规划。这就使得世界历史中反复出现曾经国际体系中的先进国家，逐

渐被没有前期投入而广泛推广新技术的后发国家超越的情况。

今天的美国作为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受益者，其国内已经出现了

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正在将美国从一个技术产业立国的国家

引向金融资本主导的国家。这种在先进技术上吃“老本”的方式从根本上导

致美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技术差距正在逐年减小。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加

速出现，一个基础设施逐渐破败的美国——正如其曾经的辉煌——可能因此

而面临战略优势的不断流失。与之相对的则是其军事与科技力量一超独霸局

面的终结。

为了实现全球主导，打压对手以维持优势成为美国霸权护持的常用手段。

然而，在各个领域全方位保持优势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也具有极大难度。二

战后，美国重视优势战略是因为有三个方面的大战略背景发生了改变：第一，

美国本身在战略上的不易受伤害性已经一去不返，超远程轰炸机和洲际弹道

导弹的问世已使美国遭受重挫；第二，美国在技术、制造和金融方面无可争

议的显赫优势慢慢销蚀，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时期相比，所谓“民主国

家的兵工厂”已不再明显；[1] 第三项改变在很多方面与第二项有关（并且是

其反面），那就是自冷战初期以来全球经济甚而战略力量对比业已发生的变化。

先前是一种本质上两极的国际体系，已经转变为一个多极体系。[2] 随着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科技与安全问题中的能力与话

[1]　时殷弘主编：《战略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28-329 页。

[2]　同上，第 3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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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权比重正在逐年提升，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相对优势则呈现出明显

式微的现状和趋势。

四、结语

美国战略界从现实主义出发，敌视任何一个可能对其霸权地位产生冲击

的新兴国家，不论这个国家是什么社会制度。2008 年在美国率先出现的全球

金融危机使美国更加强调和担心美国的竞争机制和发展模式不再具有优势，

且金融危机揭示了美国模式的内在运行压力。这使得美国加大了对快速崛起

的中国进行全方位、全领域和全政府的打压力度。美国试图让其他国家永远

跟其保持一定“安全距离”，使自身永远保持领先优势，以便能够攻击、压

制和剥夺其他国家。

美国基于优势的霸权战略并非可以长久持续。人类社会的发展自有其内

在规律，不平衡性始终存在。霸权战略由于其违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意愿，

必然举步维艰。当霸权国自身内部治理出现问题时，其原有的优势必然会逐

步丧失，这不是仅靠对外战略的调整就能挽回的。

                                       【责任编辑：姜志达】


